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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楚图南中学毕业前夕，北京爆发五四爱国运动，昆明学生闻声响

应。楚图南投身到爱国运动之中，参加游行示威，在街头讲演和散发传单，要求

“内惩国贼，外争国权”，“废除二十一条”。他醒悟到：在国势衰微，政府屈服

于列强的欺凌之时，作为一个有志青年，应该关注国家的命运和前途，不能等闲

视之。 

是年夏，他考取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以下简称：北

京高师），以优异成绩成为官费生。在获得一位老者的路费资助后，经越南海防

乘船，经香港、上海、天津到达北京。他怀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寻求救国道路的一

腔热血，跨入了五四运动发源地之一的北京高师。该校名师如林，既有国故派学

者，也有留洋的教授，或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学术空气浓烈，该校和北大的

教授互相兼课，举办各种讲演。各种思潮涌来，青年学生的思想非常活跃，大都

关注国家兴亡，探索救国之路，有的尊崇国家主义，有的主张无政府主义，有的

相信基尔特社会主义，有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有的尊孔读经，有的提

倡科学与民主；或实业救国，或教育救国，也有的主张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

政治主张和学术观点可谓百家争鸣，社会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仅北京高师就

出版了 10 余种刊物。该校是培养为人师表的教师，不仅要求学生要有深厚广博

的知识，而且要求为人要有高尚的品德，以身教言教育人。此校学生多为家境不

济，生活朴实，学习勤奋刻苦。楚图南如沐春风，如鱼得水，追求真理之风浸润

着他的心脑。 

他崇德修学，孜孜不倦。恳切向师长求教，与同学切磋学问，课余与假日以

及寒暑假（因家境贫寒无钱回家探望亲人），埋头阅读了校图书馆所藏的历史、

地理及中国文化经典图书。琉璃厂文化街与北京高师近在咫尺，是他经常去看书

的地方，看到有兴趣的书刊，往往流连忘返。在一书店看到房龙所著英文原版《世

界地理》一书，既能提高英文阅读能力，又能学得地理历史知识，爱不释卷；想

买又囊中羞涩，每天去读一些，当官费发下时急匆匆跑到书店，就剩最后一本，

买回后发现缺页，于是，借同学的书，将所缺抄录下来补上。 

1920 年，由许兴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时任北京高师社会主

义青年团支部书记，后任该校中共支部书记，青年团北京地委委员等）介绍，加

入北京高师爱国组织“工学会”，此会的主要骨干是该校五四运动的中坚力量，

是他们将游行示威的队伍引向了卖国贼曹汝霖住宅——赵家楼，火烧曹宅，痛打

章宗祥。在李大钊指引下，工学会转向宣传俄国十月革命和马列主义，其骨干成

员有的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有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致力于教育改



革。从此，他阅读了更多的进步书刊，接触了更多的进步师生。李大钊的文章深

深地吸引着他，不仅在本校聆听李大钊的授课和演讲，而且步行到北京大学或其

他学校去旁听李大钊讲课或讲演。 

这时的楚图南还是在探索中，他曾崇信过墨子的兼爱主义和托尔斯泰的基督

教社会主义，曾著文《兼爱主义与社会革命》，反映了一些青年求索的过程，是

李大钊使他认识了马克思主义。1920 年 4 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北京，

与北京各社团活跃分子举行座谈，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及其胜利后的情况，支持中

国的革命，建议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楚图南参加了经氏带来马克思主义与介绍

十月革命书刊的翻译工作。从而他对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1922 年春，许兴凯介绍楚图南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特意带领他去

访见李大钊，从此，他直接得到李大钊的关怀和指导，创办了介绍马克思主义和

俄国十月革命的《劳动文化》（铅印八开），共出版 4期，李大钊每期都读过。期

间，他结识了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长的蔡和森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施

存统，从而得到蔡和施的亲切指导，二人皆欣然为《劳动文化》撰稿。翌年春，

李大钊曾介绍从莫斯科回国路经北京的两位日本共产党人（其中有日共创始人片

山潜）与他交谈。 

是年暑假期间，曾到北京西北郊大觉寺附近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宣传开化民

智，兴办小学校，改良农业耕作等等。同年 12 月，时任北京高师中共支部书记

的许兴凯创办《教育新刊》，楚图南参与其事，在此刊发表了六篇文章。在《今

后教育者应当努力的方向》一文中认为“美国所谓平民教育，我认为只有方法可

取，如根据于心理学，注重启蒙、创造、实验、经验等等。”“在现社会制度之

下，比较近于平民教育，比较能帮助我们实现平民教育的，似只有介绍研究，实

行现在的俄罗斯关于教育的组织、制度、或教育的大计划。”“它的教育已不是

替社会上的权力阶级资产阶级造就帮办或助手，乃是养成对国家有实效的人材。”

（《教育新刊》第 1 期）在《单纯的教育改造社会论者可以觉醒了》中指出：“教

育为社会组织的一部分，社会组织的权力实支配到教育，教育实维持那个社会。

故在一旧社会制度之下，图绝对之教育之革命已不可能”，“所以我们如不主张教

育之改革则已，如不然则不能不先来作社会革命运动！”“故一个武力革命”，

“亦且是改革人心，最有效力的药剂”（《教育新刊》第 10 期）。他还发表了《湖

南自修大学之使命》一文，赞许李达和毛泽东所办自修大学“摆脱社会制度的束

缚，脱离金钱的臭味”，“是自修大学所负着的尊严的使命”。（《教育新刊》第 2

期）。1923 年 2 月，积极参与许兴凯以北京高师教育革新社名义创立的以促进劳

动阶级之阶级觉悟为宗旨的劳动学校，义务讲课，并撰文祝贺（《教育新刊》第

10 期）。由此可以看出他是在努力运用和实践所领悟到的理念。 



1923 年初，北京社会风声日紧，蔡和森所在的中共中央机关（上年 10 月迁

京）所在地附近情况异常，蔡避到北京高师，楚图南将其安置于位于操场边上的

他办《劳动文化》的小屋里，白天锁门，晚间送来食品和书报，并到室外活动。

蔡和他分析社会动向，讲解马克思主义与十月革命道路，讲述他在法国勤工俭学

时所看到的国外工人阶级斗争情况和经验；分析国内政治形势，进行反封建的斗

争任务，中国只有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取得胜利。 

在此期间，蔡曾多次派他到机关所在地宣武门内冰窖胡同门口挂有杜寓牌子

院落附近观察动向，打听消息，了解机关的安危。他才知晓向警予以“佣人”身

分一人留守在危险的机关，以便做好善后工作。蔡和向的机智和勇敢及忘我的高

贵品德给楚图南留下了深刻烙印，从此他以他们作为从事秘密工作的榜样。 

是年夏，他在北京高师的课业结束，被派往安徽省阜阳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进

行毕业实习，李大钊在他行前叮嘱他：以学校老师的公开职业为掩护，在青年学

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所到地方越多越好，广泛接触青年

学生越多越好，“广种薄收”，但不担负发展组织的责任。他遵循李大钊的教导，

努力利用课堂和课余时间接触学生教育学生，并做了社会调查。此年底，他实习

结束回到北京，向李大钊作了汇报。 

毕业后，按规定官费生要回原籍云南任教。临行前，李大钊与他进行了谈话，

给他的任务是：在青年中要尽可能多地组织读书会，阅读进步书刊，适当宣传马

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建立党团组织准备条件。他牢牢记着李大钊的教导，

思索着努力实现这一任务。回到昆明后，在省立一中任教，在他的教育和影响下，

一些学生逐渐走上了革命道路，如艾思奇（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黄洛峰（出版

家）、李国柱（革命烈士）等等。 

1925 年底，李大钊与中共北方区委通知楚图南到北京接受任务，他不顾路

途的遥远，一路风尘，辗转赶到北京，在东交民巷苏联驻华使馆旁的旧俄国兵营

所在地找到了李大钊，汇报了昆明的情况。李大钊要他去东北工作，给他介绍了

东北的情况，交待他的任务是：在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中进行宣传工作。利用公

开的教员身分，团结文化教育界的人士，到的地方越多越好，到的学校越多越好，

接触的青年和学生越多越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宣传大革

命。在工作方针上，仍采取“广种薄收”，在做法上要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各

种不同的政策和方式。让他赶快去哈尔滨，找已在东北开辟党的工作的吴丽石接

头。 

翌年初春，由李大钊批准，楚图南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

员。不久，他参加了以吴丽石为书记的满洲省委。1926 年底，哈尔滨的进步组织

和活动遭到破坏，一些同志被捕或转移，工作很困难，吴丽石派楚图南到北京向



李大钊汇报情况和听取指导。李大钊听后，指示他们：以后活动要注意隐蔽，不

要过于暴露，要集聚力量，准备迎接大革命的高潮，随着大革命形势的发展，准

备成立东北新的机构。不料，次年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失败，李大钊惨遭杀害。 

楚图南先后在哈尔滨、吉林、长春、泰安、曲阜、开封、上海、昆明等地多

所学校任教，通过教学、课外活动，组织读书会、朗诵会、讨论会、编辑出版刊

物、撰写文章等方式，团结了一批批文教界人士和青年学生，引导和团结他们投

入民族解放事业。他曾被反动当局逮捕入狱，一方面与军警狱吏进行不屈不挠的

斗争，一方面不懈地读书阅报，翻译外国进步著作，并利用烟盒纸写出对理想社

会的向往和为之奋斗的决心。同时，他还在狱中为一青年学生讲授和辅导英语。 

1934 年，楚图南出狱。在“国亡无日”“国无宁日”的年代，即使是与党组

织失去联系，他也毫无懈怠，以共产党人的准则，要求自己，努力实践李大钊的

教导，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撒播抗日救国和人民革命的种子。在抗日的大后方

昆明，他利用自己既是从内地回到昆明的教授又是本地人的特殊身分，争取和团

结了大批文教界和地方实力派人士，成为昆明抗日民主运动的无可替代的带头者。

为此，曾被军警列入暗杀黑名单前三名（楚图南、李公朴、闻一多），他也毫不

退缩，凛然不惧。 

楚图南在晚年总结自己“历尽人间无量劫，依然默默自耕耘”的革命生涯时，

感慨地说：“李大钊同志在我心目中，就不仅仅是一位思想启蒙的先辈，还是一

位党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李大钊的“宝贵指示，几乎贯彻在我一生的活动和工

作中”。“我就是在那个时候选择了共产主义作为终身的信仰，走上了科学社会主

义的革命道路。”李大钊的思想已融入楚图南的生命之中并努力践行。他无愧于

李大钊先烈遗志的坚贞不渝的继承者。 

 

（作者麻星甫，责编徐香花，《北京党史》2009 年第 4期） 


